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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突起 

及西亚北非恐怖活动的变化 
 

张金平 
 

摘  要：“伊斯兰国”的突起，带动西亚北非地区恐怖活动在暴力活动、组

织形式、活动范围等三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破了历史上的恐怖活动，掀起

了新一波地区恐怖浪潮。地区变局是这一波恐怖浪潮的基本原因，变局为该地区

长期存在的恐怖势力提供了新的活动机遇，变局所激化的各种矛盾为恐怖势力提

供了新的活动空间，变局中国际社会一些力量的不当政策诱发、助长了恐怖活动。

地区恐怖活动的走势，取决于恐怖势力所积蓄的能量、国际反恐策略和地区变局

的发展变化。恐怖势力将会长期影响该地区和全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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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以来，“伊斯兰国”势力的大规模武装活动将当代西亚北非地区

的恐怖活动带入第三个阶段，带动了新一波地区恐怖活动浪潮。 

当代西亚北非恐怖活动三个阶段的演变脉络和节点清晰。1981 年埃及总统

遇刺、1992年阿尔及利亚元首遇刺和 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是第一阶段的重

大恐怖事件，这一阶段的恐怖组织主要是从宗教极端组织中分离、蜕变而来，以

恐怖袭击向政府施加压力，打击政府。第二阶段中重大恐怖事件很多，如 1998

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爆炸案、“9·11”事件等，“基地”及其分支是第二阶段

最活跃的恐怖组织，第一阶段中的恐怖分子很多都加入“基地”组织或分支，“基

地”恐怖势力采取国际化策略掀起全球性恐怖浪潮。恐怖势力 2011年在也门“建

国”，2012年在马里“建国”，2014年宣布组建“伊拉克沙姆伊斯兰国”（ISIS）

等，是第三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恐怖活动。第三个阶段里最突出的恐怖组织是“伊

                                                              
 本论文系国家社科项目“社会结构的内外张力与‘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演变研究”（项目批
准号：13XGJ005）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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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国”（IS），IS等恐怖势力围绕暴力“建国”的活动体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本

文拟分析该地区这一波恐怖活动的变化特点、原因和走势。 

一、从恐怖袭击到大规模武装活动的暴力形式变化 

暴力行为是恐怖势力核心的活动。IS 等恐怖势力不仅继续并强化恐怖暴力

活动，还参与、主导大规模的武装行动，企图实现其“建国”的终极目标。 

（一）在地区动荡中发生了新一轮恐怖浪潮 

地区动荡以来，动荡国家的恐怖活动迅猛升级并持续外溢；新一波恐怖暴力

既有其一贯的恐怖袭击策略，也有针对地区变局的新策略。 

动荡国家的恐怖暴力迅猛升级。动荡前，恐怖势力在利比亚、突尼斯、埃及

和叙利亚等国难以活动；但动荡后，这几个国家的恐怖活动骤然激增。2012年 9

月 11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及 3名使馆人员遭恐怖袭击遇难。2013年 2月，突

尼斯连续发生恐怖暗杀事件，民众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① 动荡发生以来，埃及

西奈半岛存在恐怖暴力泛滥的风险，②2014 年 11 月，埃及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恐

怖袭击。③2011年 12月 23日，叙利亚发生了近 20多年来的首次自杀式恐怖袭

击。④ 也门长期存在恐怖活动，地区动荡发生后恐怖袭击从也门亚丁湾延伸到沙

特、伊拉克、叙利亚，⑤2014年 10月中旬，也门又连续发生恐怖袭击。 

恐怖活动从动荡国家向周边外溢并形成地区恐怖新高潮。利比亚动荡后，周

边地区的恐怖袭击明显增加。2013年 1月，“基地”北非分支劫持人质声援马里

的“建国”活动。2014年 10月初，马里发生两起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恐怖袭击。

叙利亚战乱将恐怖暴力外溢到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2012年 10月，黎巴嫩

安全部队情报局长遭遇恐怖袭击，之后黎巴嫩多次发生针对真主党的恐怖袭击。 

2013年 5月，土耳其南部一个城镇发生连续两起汽车炸弹袭击。  

新一轮恐怖暴力体现了恐怖暴力的一贯策略：通过重大人员伤亡、连环爆炸

                                                              
① Amy Aisen Kakkander, “Tunisia’s Post-Ben Ali Challenge:A Primr”, in David McMurray and 
Amanda Ufheil-Somers(edited), the Arab Revolt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0. 
② Shaul Shay, “Egypt and the Threat of Islamic Terror”,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230, 
January 1, 2014. 
③ “巡逻艇、地铁和驻外使馆两天内先后遭袭——埃及恐怖袭击‘接二连三’”，载《新华日
报》2014年 11月 14日，第 10版。 
④ 包丽敏，郭炘：“恐怖袭击可能改变叙利亚局势”，载《青年参考》2011年 12月 28日，第
9 版。 
⑤ Seth G. Jones, “the Mirage of the Arab Spring”,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3. 
pp.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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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造恐怖氛围、传播恐怖效应，向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2013年 1月，叙利

亚阿勒颇大学发生两起爆炸，导致 83人死亡。2014年 6月 11日，巴格达发生

了 4起爆炸袭击。新一轮恐怖暴力也有新的策略目标，即更加针对政府目标，试

图以恐怖暴力直接打击政府进而图谋颠覆政权。利比亚总理办公室在 2012年 4

月、5月连续遭袭击。2012年 7月，叙利亚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遭恐怖袭击身亡。 

（二）IS 等恐怖势力大规模武装活动的形式与目标 

地区动荡以来，恐怖势力史无前例地进行大规模武装活动，而且大规模武装

活动越来越成为 IS等恐怖势力参与地区动荡的突出活动。 

第一种是“参与”型武装活动，主要是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武装活动。ISIS

等恐怖势力一度参与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大规模武装活动，在颠覆卡扎菲政权的

武力行动中，国际恐怖分子是其中一股突出的力量，恐怖势力在马里也参与了反

政府的武装叛乱。第二种是“主导”型武装活动。ISIS势力自 2014年初，特别

是 6月以来，开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主导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攻势，一些政治武

装势力“服从”于该组织的武装攻势。在 2011年，也门的恐怖势力也主导了在

南部地区的攻城略地活动。第三种是“内讧”型武装活动，如 2013年 7月到 2014

年 1月，ISIS势力与叙利亚其他反政府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其严重

程度甚至可能影响叙利亚未来的局势。①  

IS 等恐怖势力采取大规模武装活动，这是恐怖暴力从恐怖袭击到“战争”

形式的一种历史性突破，其核心是武装“建国”：第一，通过武装活动实现“建

国”。2011 年 5 月，也门恐怖势力在南部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这是地区

变局以来恐怖势力第一次“建国”。2012年，恐怖组织参与马里武装叛乱，试图

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将北非打造成恐怖势力的天堂。②IS势力名称中就有“国

家”理念和含义，并通过武装攻势实现了跨境“建国”。  ③第二，以武装活动为

“建国”做准备，包括通过持续的武装活动夺取、占据大片地盘，劫掠大量物资。

如 2014年 6月，ISIS势力仅在摩苏尔就获取了 15亿美元的财富。④第三，通过

                                                              
①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Carla E. Humud and Mary Beth D. Nikitin,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S. Respons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www.crs.gov RL33487, 
January 15, 2014. p.4. 
② Catriona Dowd and Clionadh Raleigh, “the myth of global Islamic terrorism and local conflict in 
Mali and the Sahel”, in African Affairs, 112, issue 448. 2013. p.2. 
③ Kenneth Katzman, Iraq Crisis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R43612, 
June 20, 2014. p.2. 
④ Ben Smith,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S) and the takeover of Mosul”, SNIA 6915,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Section, June 20, 2014.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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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活动，维护其组织和“国家”的运作。IS 势力对其控制地域内一些“不驯

服”的部落力量、恐怖组织实施打击，以维护其“国家”控制力。 

二、从恐怖组织到割据势力的组织形式变化 

从 2011年到 2014年 6月，IS势力从恐怖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演

化为极端势力“伊拉克沙姆伊斯兰国”（ISIS），又演化为武装割据势力“伊斯兰

国”（IS），其他恐怖组织也有类似的组织形态演变。这一组织形态演变过程与恐

怖势力的武装“建国”活动是一致的。 

（一）ISI 恐怖组织形式及其暴力功能 

IS势力的前身 ISI在 2006年组建时是“基地”的伊拉克分支组织，自 2012

年起该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活动激增。①曾在也门和马里“建国”的恐怖势力长

期进行恐怖活动，“建国”失败后又返回恐怖组织形态。2014 年 10 月，联合国

维和人员在马里遭到恐怖袭击。2014年 1月 20日，恐怖分子在也门政治中心实

施的连环袭击导致 33人死亡。 

恐怖组织是恐怖势力的一种基本组织形态，恐怖势力在变局动荡中进一步发

挥其功能：第一，显示和保持其组织存在的功能。索马里青年党被逐出城镇后无

力发起大规模武装反击，就强化了恐怖袭击，在 2013年 9月和 2014年 12月初

连续制造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叛乱失败后，马里恐怖分子在 2013年初发动了恐

怖袭击。第二，制造恐怖氛围的功能，特别是在中心地区和重要城市实施恐怖袭

击。2011年 5月在也门南部“建国”后，恐怖分子 10月上旬在南部中心城市亚

丁制造了恐怖爆炸。第三，配合武装活动的功能。IS 在叙利亚围攻库尔德村庄

时，于 2014年 11月连续制造了针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大楼和科巴尼库尔

德力量的爆炸袭击。 

（二）ISIS 等极端势力组织形式及其“建国”功能 

恐怖组织 ISI进入叙利亚后迅即向极端势力转化，有以下表现：（1）与叙利

亚的反政府势力汇合、开始了大规模武装活动；（2）在叙利亚汇合、吸纳西亚北

非、西欧和澳洲、东南亚的极端分子，在 2013年 4月成立了 ISIS组织，车臣恐

怖分子以“游击队指挥官”的身份参与该组织活动；②（3）ISIS在叙利亚占据了
                                                              
①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公布的伊拉克因冲突和恐怖袭击造成伤亡的平民数字，2011年是 2771
人，2012年是 3238人。UNAMI Human Rights Office, “Human Rights, for All Iraqis, Every Day”, 
http://www.uniraq.org/images/documents/UNAMI_HRO_%20CIVCAS%202008-2012.pdf 
② Anthony Loyd, “The Syrian people have lost their voice”, the world today, February & March 
2014.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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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盘包括一些边境通道，进行公开的活动；（4）2014 年 1 月，ISIS 势力回

师伊拉克安巴尔省后与部族力量、萨达姆残余势力等进一步汇合。①  

在马里和也门，恐怖组织也与其他力量汇合、向极端势力组织形态转化。在

马里 2012年的武装叛乱中，恐怖势力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统一成立“过

渡委员会”。恐怖势力 2011年初在也门南部发起武装攻势时，部落武装、分裂势

力在 2011年 6月也向南部一些城市发起进攻，也门驻美国大使认为也门的部族

庇护恐怖分子，默许部族人员参加恐怖组织及其武装活动等。②  

通过向极端势力转化，恐怖势力为武装“建国”做了一系列准备。（1）在极

端势力这一组织形态下，这股势力聚合了大量的极端分子，聚合了巨大的暴力能

量，包括大型武器和大规模作战的经验；（2）极端势力占据了一些地盘得以公开

活动，也为其“建国”做了一些组织机构的铺垫；（3）在这一过程中恐怖势力获

取了巨额的物资，包括对所占据地区的资源进行劫掠和控制，为“建国”做了一

些物质准备；（4）在向极端势力演化的过程中，恐怖势力的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

追求“建国”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三）IS 等“割据”势力组织形式及其“建国”目标 

2014年 1月，ISIS回师伊拉克安巴尔省，旋即宣布“建国”，经过随后一段

时间的武装活动后，在 6月底再次宣布“建国”，组建跨境的“伊斯兰国”。该组

织成为一股武装割据力量，③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 1/3的地域；④它将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控制区域连成一片，实现了跨境存在，以“政权”形式对控制区实施行

政治理，⑤ 每天攫取巨额收入。这一“政权”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其武装活动。也

门的恐怖势力在 2011年 5月到 2012年 3月的一段时间，马里恐怖势力与部族武

装在 2012年的一段时间也一度维持了其“割据政权”的存在。 

国家，是最高的政治组织形态，也是恐怖势力的终极目标。“割据政权”形

式的出现，意味着恐怖势力开始接近其“终极”目标：（1）宣布建立“国家”主
                                                              
① Jacob Siegel, “ISIS’s Secret Allies”, The Daily Beast, JUNE 13, 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6/13/isis-s-secret-allies.html；Zack Beauchamp , “Why 
the Iraqi army can’t defeat ISIS”, VOX, on June 20, 2014. 
http://www.vox.com/2014/6/20/5824480/why-the-iraqi-army-cant-defeat-isis 
② “Embassy Says Tribal Elders Help AQAP Exp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byan”, Yemen Post 
Staff, 10, July, 2011. http://yemenpost.net/Detail123456789.aspx?ID=3&SubID=3802 
③ Jessica D. Lewis, “The Islamic State: A Counter-Strategy for A Counter-State”,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July 2014. p.4. 
④ Raf Sanchez, “Islamic State Controls Area the Size of Britain, US Warns”, The Telegaph, Sept. 3，2014.  
⑤ Ronen Zeidel, “How ISIS Controls the Occupied Areas in Iraq”, TEL AVIV University Notes, 
Volume 8, Number 13，July 11, 201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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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组建“政权”。（2）盗用各种宗教名目的“割据政权”都推行极端政治统治，

实施宗教迫害，宣示极端政治主张。（3）进一步图谋地区性和全球范围的“国家”

版图。IS 理想中的“国家版图”大大超过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不会满足

于局部“割据”状态，而是图谋更大规模和范围的武装“建国”。 

三、从恐怖活动中心到恐怖活动地带的地域范围变化 

地区变局动荡以来，恐怖活动的地域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发生了质跃：恐怖势

力原有的活动据点、中心已经扩展为连片的活动地带；出现了伊拉克—叙利亚新

的恐怖活动高发地带；三个地带之间存在组织、人员和政治声势上的多重联系。

三个恐怖活动地带涵盖了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一些没有成为恐怖组织势力范

围的国家处于被恐怖活动中心包围的境地。对大片地域的控制，是恐怖势力武装

“建国”的一个基本条件。 

（一）北非—西非恐怖活动地带及其特点 

在北非和西非长期存在恐怖活动。地区动荡发生后，这一地区的恐怖活动发

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北非—西非的恐怖活动在深度扩展，向第三阶段转化，恐

怖势力参与马里的武装分离活动，标志着武装“建国”很快就成为该地区恐怖势

力的直接目标。2014年 8月，“博科圣地”模仿 IS宣布建立“国家”。在摩洛哥，

针对政府的恐怖袭击图谋也明显增加。2011 年 4 月，摩洛哥发生了重大恐怖袭

击，2013年 5月，两个恐怖团伙图谋在摩洛哥建立恐怖活动营地。 

第二，动荡国家的恐怖活动压力急剧增加。2014年 11月初，埃及、阿联酋

等国驻利比亚的使馆遭恐怖袭击。2013年 10月，恐怖分子袭击突尼斯士兵，表

明恐怖活动在突尼斯升级。① 动荡激活了埃及的恐怖活动，2014 年 2 月中旬，

埃及的一辆旅游车遭到恐怖袭击。 

第三，恐怖活动的国际化进一步突出。北非—西非的恐怖组织从利比亚、突

尼斯的动荡中获得了人员、武器、资金等，而在马里参战的国际恐怖分子带着暴

力活动经验、组织经验、武器装备、极端思想返回本国。北非的恐怖分子还积极

参加叙利亚的内战，包括欺骗女性到叙利亚等地进行“性圣战”。②2014年 8月，

摩洛哥抓获了一个为 IS招募成员的团伙。 

（二）也门—索马里恐怖活动地带及其特点 

也门很早就是国际恐怖势力的据点，它与索马里地理相近，且两地的恐怖势
                                                              
① 孙健：“突尼斯恐怖活动升级”，载《人民日报》2013年 10月 21日，第 21版。 
②  “Tunisia women wage ‘sex jihad’”, Kuwait Times, Sep.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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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属于“基地”系。该地区的恐怖活动自 2011年以来迅即“升级换代”。 

第一，2011年，也门恐怖势力在在南部武力“建国”，并多面出击。也门恐

怖分子在地区动荡中首先“实现”了武装“建国”，在 2012年被驱逐出城镇地区

后强化了多面出击：一是针对政府的袭击。2014 年 3 月，恐怖分子袭击了也门

一个军营。2014年 5月 5日，也门首都连续发生 3起恐怖袭击。二是针对外国

使馆的袭击。恐怖活动迫使美国等国家在 2013年 8月和 2014年 5月两次关闭在

也门的使馆。三是不断向周边扩展。2014 年 6 月后，也门恐怖势力试图在也门

边境向沙特渗透。四是“基地”势力在 2012年以来也将打击目标指向了反政府

的胡塞力量，在 2014年 10月和 12月发动了一系列针对胡塞势力的暴恐袭击。 

第二，索马里恐怖势力强化了恐怖袭击，包括跨境袭击，“索马里青年党”

在 2011年 10月初制造一起针对政府机构的炸弹袭击。美国驻乌干达使馆在 2013

年 10月发布恐怖袭击预警；2014年 9月，乌干达破获了“索马里青年党”的一

个活动小组。“索马里青年党”在 2013年 9月制造了轰动国际社会的肯尼亚内罗

毕购物中心袭击案，并连续在 2014年 6月、11月及 12月于肯尼亚制造重大恐

怖袭击。 

（三）伊拉克—叙利亚恐怖活动地带的形成及其特点 

地区动荡以来，伊拉克—叙利亚很快成为新的恐怖活动地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恐怖势力难以渗透的地区迅速转变成为恐怖活动的高发地带。在动荡

发生前，恐怖势力基本难以在叙利亚、伊拉克立足。2011 年后，在叙利亚聚集

了强大的恐怖势力，国际和本土的恐怖势力都急剧膨胀。自 2003年战争以来，

伊拉克就陷入恐怖活动的长期威胁之中。2012 以来，伊拉克的恐怖活动更加猖

獗，伊拉克 2012年 9月 9日的连环恐怖袭击导致 92人死亡。 

其次，为地区恐怖活动提供“范式”。一是组织网络“范式”。该地域出现了

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出现了 ISIS 和“努斯拉阵线”等知名的恐怖组织；二是恐

怖暴力“范式”。美国击毙本·拉登后，ISI 宣称报复，并于 2011 年 8 月 15日在

伊拉克的 7个省制造多起恐怖袭击，导致 70人死亡，恐怖势力还在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持续频频制造恐怖袭击；①三是武装“建国”“范式”。IS的大规模武装攻

势和“建国”活动可谓是迄今世界恐怖活动历史上最强的暴力“范式”，引领恐

怖暴力的“潮流”。 

                                                              
① 根据新闻统计，在 2014年 1月中旬和下旬、2月初、3月上旬和中旬、4月上旬和下旬、

5月下旬、6月中旬、7月下旬、8月上旬和下旬、9月上旬、10月中旬和下旬、11月上旬

和中旬和 12月初，伊拉克巴格达都发生重大连环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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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伊拉克—叙利亚成为国际恐怖的中心。恐怖活动在这一地区造成了重

大人员伤亡。2013 年，伊拉克有 7818 个平民因冲突和恐怖袭击死亡，是 2008

年(6787人)以来的新高；①2014年 11月，伊拉克的这一数字是 1826人。这个新

生的恐怖活动地带处于肥沃新月地带，对地区安全的威胁非常严峻。同时，这一

恐怖中心与另外两个恐怖活动地带在地理上临近，易于形成联动效应。伊拉克、

叙利亚已经成为国际“圣战”热地和训练场，吸引和“培训”全球极端分子。 

四、西亚北非恐怖活动在地区变局中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地区变局激发了多重因素，推动恐怖活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长期存在的恐怖组织及活动基地 

该地区长期存在诸多恐怖组织，一旦发生动荡，这些组织就能够乘“乱”获

取恐怖资源和活动空间。 

本土的“亚丁伊斯兰军”、“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基地”国际恐怖势力都

在也门长期活动，当也门发生动荡后，恐怖组织就迅速发起武装攻势和恐怖袭击

浪潮。利比亚、突尼斯有很多恐怖分子骨干，大都参加过阿富汗反苏“圣战”、

科索沃战争或伊拉克战争，这些恐怖分子在动荡发生后纷纷获释，加入反对派武

装，并顺势扩张，更嚣张地进行恐怖活动。 

叙利亚周边有众多恐怖组织，当叙利亚发生动荡后，“基地”组织动员其成

员从伊拉克、北非迅速向叙利亚进发，还聚集、动员全球的恐怖分子到叙利亚活

动，自然加速了叙利亚变成极端主义“温床”的进程。② 

（二）地区变局动荡中的失序状态 

动荡导致了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与安全层面的严重失序。失序，既为恐怖活动

提供了诸多便利，也削弱了反恐力量。 

地区变局严重削弱了动荡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恐能力。一是国家层面的反恐

能力大大受限，甚至完全丧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政权迅速分崩离

析，阿尔及利亚、约旦和巴林等也出现不同程度和特点的政治危机。③政府和其

他力量都难以顾及反恐。二是整个地区存在剧烈动荡的压力，国际社会也分散了

                                                              
①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014. p.137. 
② 黄培昭，张杰，焦翔：“一些狂热的欧洲青年参加‘圣战’后‘回流’ 叙利亚战事殃及欧
洲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 4月 26日，第 11版。 
③ 刘中民：“阿拉伯变局的发展趋势”，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 9期，第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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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注意力，如在叙利亚的国际反恐合作荡然无存。三是恐怖势力还利用动荡中

严峻的政治对立与政治反对派结盟壮大声势。恐怖活动和反恐斗争都更加复杂。 

在动荡与失序的环境中，恐怖势力获得了空前有利的活动空间。一是人员扩

展的空间。“基地”势力正利用叙利亚战乱在中东拓展活动基地，①“破墙行动”

让大批恐怖分子骨干从伊拉克监狱中逃脱。②2011年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在阿尔

及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等地被抓捕移交利比亚的国际恐怖分子纷纷获

释并迅速回归恐怖组织。③二是获得武器的空间。利比亚政权更迭导致不少的军

火和武装人员流入马里等周边国家的恐怖势力组织。④  2011 年 9 月，利比亚发

现有大量导弹失踪。2014年 7月，伊拉克政府向联合国报告，“伊拉克和沙姆伊

斯兰国”在摩苏尔大学里获取了近 40公斤铀化合物。三是“机会”空间。正是

在动荡环境中，恐怖势力“成功”地参与颠覆利比亚政权，之后更加充满信心地

大批涌入叙利亚参加“圣战”，  ⑤动荡也给恐怖势力提供了在也门和马里图谋“武

装建国”的机会。 

（三）长期存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西亚北非地区、国家长期存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这给恐怖活动提供了

滋生的土壤，生存与活动的空间。 

复杂的部族、教派矛盾与冲突为恐怖活动提供了诸多能量和机遇。“基地”

分支组织与也门一些部族的合作长期存在，⑥ 恐怖分子能够在这些部落辖域过

境、存身等。同时，部族力量、教派力量和萨达姆残余势力在反对中央政府这一

共同利益⑦下或者直接参与 ISIS的武装活动，或者给予军事“让路”，或者旁观。 

分离运动的存在及其活动为恐怖势力提供了纵横捭阖壮大势力的机会。也门

                                                              
① Brian Michael Jenkins, “The Role of Terrorism and Terror in Syria’s Civil War”, RAND Testimony, 
November 20,2013. p.4. 
② Jessica D. Lewis, “Al-Qaeda in Iraq resurgent: The Breaking The Walls Campaign, part I”, 
Middle East Security Report from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3. pp.15-16. 
③ Daniel Byman, “Terrorism After the Revolutions: How Secular Uprisings Could Help (or Hurt) 
Jihadist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p.50. 
④ Eamonn Gearon, “Mali and the Middle East: Viable Solu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 No. 
3, Fall, 2013. p.135. 
⑤ “Al-Qaeda in Libya: A Profile”, 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August 2012. p.2. 
⑥ Hichem Karoui, Yemen: “The Law of the Tribesmen… Is there a ‘Pilot’ in the Cabin? ”, Journal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010) Vol 2, No 2, p.676. 
⑦ Kenneth Katzman, “Iraq: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 RS21968, July 2, 2014.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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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分离活动虽然没有与恐怖势力在行动上结盟，但各自的活动事实上呼应了

另一方。在马里，恐怖势力利用 2012年的武装分离运动大肆活动。2014年 5月，

马里政府军队与分离运动武装发生了冲突，恐怖势力依然能够利用分离运动进行

活动，2014年 6月和 7月，马里连续发生恐怖袭击。 

严峻的社会发展矛盾为恐怖活动提供了社会空间。也门南部民众因经济社会

发展迟滞而对中央政府普遍不满，因而恐怖势力在南部能够获得生存和活动空

间。西亚北非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滞后，青年难以忍受被边缘化的状态而成

为向政权发难的首要力量，①很多青年在失望和绝望之余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极

端思维的影响。从西方世界涌入叙利亚等地加入 IS 势力的青年人之所以较易接

受极端思想的影响，也与他们在本国所遭受的社会“挫败感”有关。② 

（四）国际社会的不当干预 

国际社会在地区变局中的某些政策选择，助长了恐怖势力膨胀，ISIS“闪电

般的突起”表明了这些政策的失败。③这些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颠覆政权”政策大大削弱地区反恐力量。④地区变局动荡以来，西方

国家放弃支持穆巴拉克政权，北约在颠覆卡扎菲政权的武装行动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⑤ 并试图以利比亚模式颠覆叙利亚政府，⑥北约也迫使也门萨利赫总统下

台，这些政府都长期与国际社会合作反恐。“颠覆”政策也给恐怖势力提供了喘

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基地”北非分支就利用权力真空状态乘机四处拓展。⑦ 

二是国际社会一些力量试图借助恐怖势力打击相关政权而为恐怖势力提供

便利和直接支助，并导致了判断恐怖活动的“盲点”。卡塔尔经美国同意向利比

亚反对派提供的武器、资金有不少落入恐怖势力手中。西方国家给叙利亚反对派

提供的武器也有不少落入恐怖势力的手中。海湾地区的私人资金对包括恐怖势力

                                                              
① James L. Gelvin, “the Arab Uprising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9-20. 
② Diana Moukalled, “ISIS’ Western recruits ——why are they leaving home?” , 2 July 2014.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views/news/middle-east/2014/07/02/ISIS-Western-recruits-why-are-
they-leaving-home-.html 
③ Steve Coll,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8, 2014. 
④ 骆明婷，刘杰：“‘阿拉伯之春’的人道干预悖论与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载《国际观察》2012
年第 3期，第 26页。 
⑤ Lindsey Hilsun, Libya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2012. p.226. 
⑥ [埃]萨米尔·阿明著，支晓兰译：“阿拉伯革命: 一年之后”，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
7期，第 76—77页。 
⑦ Seth G. Jones, “the Mirage of the Arab Spring”,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3, p.56, p. 
58,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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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叙利亚反对派的资助急剧增加。①土耳其长期存在着恐怖势力的“圣战通

道”，伊斯坦布尔一度成为“外国极端分子进入叙利亚的重要国际航空中转站”②。

“借重”政策还产生了判断“盲点”。虽然恐怖势力早在 2011年 10月北约撤离

利比亚时就在利比亚班加西悬挂“基地”组织旗帜进行示威，但西方国家视而不

见，对相关恐怖活动及其严重后果失去了应有的警觉。③ 

五、地区恐怖活动的走势 

西亚北非恐怖活动的走势，取决于恐怖势力在动荡中聚集的活动能量，取决

于各方在地区变局中的反恐举措，取决于地区变局的走势。 

（一）恐怖主义的逻辑与恐怖活动的持久化 

恐怖主义的逻辑是极端暴力和极端政治。在地区变局中其实力急剧膨胀的恐

怖势力绝不会“自废武功”，相反，在“能量惯性”下会更加狂妄地追求其目标。 

第一，恐怖势力在变局中迅猛壮大，还将持续威胁西亚北非地区的安全。恐

怖组织网络在动荡中激增：一些新的恐怖势力如 IS、“努斯拉阵线”迅猛突起，

一些被击溃的恐怖组织复活了，如“利比亚伊斯兰行动”。“基地”系恐怖组织壮

大并扩展了一些分支组织。2014年 9月 4日，“基地”组织宣布成立“印度半岛”

分支，在叙利亚出现了“基地”系骨干成员组成的“呼罗珊”（Khorasan）组织。

在变局动荡中，恐怖势力的物资等资源大大增加。通过掠夺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支

助等，恐怖势力集聚了大量的物资。2014年 8月以来 IS势力遭到国际社会的制

裁，IS 等国际组织获取国际支助的来源可能大部分被切断，但有些私人资助仍

可能流入 IS之手。④IS组织自筹资金的能力明显增长，如劫掠和控制其所占据地

区资源。 

第二，恐怖势力武装“建国”活动的能力、意愿可能会常态化。恐怖势力在

各地的实战中积累了大规模武装活动的经验，吸纳了一些军事专家。有报道说萨

达姆时期的武装人员直接参加了 ISIS在 2014年 6月发起的武装攻势。⑤ 曾经为
                                                              
① Elizabeth Dickinson, “Playing withFire: Why Private Gulf Financing for Syria’s Extremist Rebels 
Risks Igniting Sectarian Conflict at Home”, ANALYSIS PAPER, Number 16, December 2013. p.25. 
② 温莎：“土耳其‘象征性’打击 ISIS”，载《青年参考》2014年 9月 10日，第 10 版。 
③ “Libya: U.S. confirms al Qaeda members’ role in rebel command”, Crethiplethi, Sept 1, 2011, 
http://www.crethiplethi.com/libya-us-confirms-al-qaeda-members-role-in-rebel-command/nato/20
11/ 
④ Andrew McGregor, “Will ISIS Spur New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Saudi Arabia?” Terrorism 
Monitor,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XII, Issue13, June 27, 2014. pp.2-3. 
⑤ Sunil Patel, “The Battle for Iraq”, Fair Observer, July 1, 2014. 
http://www.fairobserver.com/region/middle_east_north_africa/battle-for-iraq-9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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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工作 7年的一名英国炸弹专家也加入 IS。①经过各地的武装“建国”实践

后，恐怖势力追求“国家”政权目标的欲望可能会更加强烈，曾经的“建国”经

历也会成为恐怖势力的政治遗产、精神符号，激励恐怖势力不断寻求武装“建国”。 

第三，西亚北非的三个恐怖活动地带之间的联系可能会深化。一是北非恐怖

势力与 IS的合作已经在强化。2014年 9月，在北非活动的恐怖分子绑架杀害了

一名法国人质，恐怖分子要求法国停止打击 IS。国际社会在 2014 年 12 月初发

现了 IS 在利比亚组建的训练营。二是北非与西非的恐怖活动联系在加强。2013

年 5月，从北非恐怖组织中分化出来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尼日尔制造了连

环爆炸。三是 IS与非洲其他恐怖势力间出现了合作的苗头。“博科圣地”首领曾

宣布效忠 IS，“博科圣地”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ISIS。② “索马里青年党”组织在

其头目于 2014年 9月初遭美国空袭而身亡后，很可能与 IS加强合作报复美国。 

（二）国际社会的反恐举措及恐怖活动变化 

IS 突起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在该地区反恐的力度。首先，联合国层面加强

了制裁和打击。联合国在 2014年 8月、9月和 11月通过决议与提议，内容包括

切断 IS 势力的资金源、制止恐怖势力在全球的招募和宣传活动、制裁主要恐怖

分子头目等等。2013 年 9 月肯尼亚内罗毕购物中心袭击事件后，联合国呼吁援

助非盟索马里特派团军队。其次，地区国家加强了国际合作。2014 年 6 月后，

土耳其和约旦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防范国际极端分子进入 IS 的控制区。

2014年 5月，5个西非国家决定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实施共同打击“博科圣地”的

计划，国际社会也强化了在北非的反恐合作。③再次，美国等国家强化了反恐举

措。2014年 8月初，美国开始了对 IS的持续空袭，并动员了几十个国家也包括

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反对派力量等全面打击 IS势力。④美国在也门、索马里的无人

机打击恐怖分子行动也在持续。 

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下，地区恐怖活动可能会有三方面的变化，第一，在国际

社会绝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面前，IS 等恐怖势力会遭到重挫：恐怖势力

                                                              
① “Ex-Taliban British bomb expert joins ISIS -RT”, OPC Global, 2014-11-22, 
http://www.onlinepublishingcompany.info/content/read_more/complexInfobox/site_news/infobox/el
ements/template/default/active_id/12313 
② Charles Faddis, “Boko Haram Is the Next ISIS”, Newsmax, Sep. 9, 2014. 
http://www.newsmax.com/CharlesFaddis/isis-boko-haram-africa/2014/09/09/id/593426/  
③ Eamonn Gearon, “ Mali and the Middle East: Viable Solu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 No. 
3, Fall, 2013. p.142. 
④ David Lauter, “‘We will … destroy’ Islamic State: Obama unveils a military mission against 
militants in Iraq, Syria, ‘wherever they exist’”,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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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持续维持“割据”政权，恐怖势力在也门和马里建立的“国家”很快就土崩

瓦解，索马里青年党也被逐出了城镇。政治反对派与 IS 等恐怖势力的“合作”

也不会持久、至少难以公开合作。恐怖活动的国际空间被大大挤压，英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出台举措，防范极端分子流向动荡地区、防范恐怖分子向本国回流。① 

第二，国际社会的反恐举措难以达到预期。一是空中打击难以有效打击恐怖

势力。美国在也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索马里长期实施无人机打击，但这些地

区的恐怖活动依然持续，甚至时有反弹。美国等国家对 IS的空中打击持续数月，

但 IS 依然在进行大规模武装活动。二是美国等国家对待地区变局的政策与反恐

策略存在矛盾，特别在叙利亚继续其“颠覆”策略导致美国难以拿出切实打击

IS的方案，②甚至可能会再次“造就”一批恐怖分子。 

第三，IS 等恐怖势力可能强化“全球化”策略。除了斩首美国、英国、法

国等国家的人质外，IS还策划袭击西方国家本土。挪威在 2014年 7月、美国在

2014年12月初发现了 IS袭击其本土的计划。IS等恐怖势力还可能会利用 “9·11”

后形成的两个国际恐怖循环圈③向国际社会“输出”恐怖，通过国际恐怖分子的

“回流”，④将恐怖袭击带往各地。⑤从 2012年 5月起，“东伊运”就有组织地动

员其成员进入叙利亚参与内战，⑥ 有的成员在参战后已经开始向中国境内渗透。 

（三）地区动荡局势及恐怖活动的两种趋势 

一方面，地区变局是 IS等恐怖势力突起的直接诱因，“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总

体而言随着独立运动的变化而起起落落”。⑦只要中东地区动荡和战乱不止，IS

等恐怖势力活动的空间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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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的突起与埃及、利比亚等地区局势有着密切联系。①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动荡还没有一个明朗的走势。伊拉克的政治纷争、族群间的矛盾依然严峻，叙利

亚“全国联盟”在支持美国打击 IS 的同时不停地呼吁国际社会加紧、加快颠覆

叙利亚现政权的行动，美国则一直拒绝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并热衷于培训反对派武

装打击 IS。②也门、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等国家已经步入转型的轨道，但政治

与社会治理能力还比较脆弱，出现了一些“逆流”。即使是政治社会转型基本完

成，社会经济发展迟缓、部族矛盾、教派矛盾等都是该地区难以一蹴而就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地区转型与发展也将会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和滋生。从历史经验

看阿拉伯世界将会在冲突、混乱、暴力之后推动政治社会发展，③ 进而形成对恐

怖主义的遏制力。其一，随着政治与社会秩序逐步趋稳、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④ 

恐怖主义的活动空间就会被大大挤压；其二，随着国家政治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整

合，恐怖主义会越来越失去对民众的蛊惑力；其三，随着转型的深入，国家的反

恐怖力量会大大提升，能够以集中的和精确的武力打击遏制恐怖暴力；其四，本

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逐步在政治上放弃对恐怖势力的幻想，沙特宗教界人士

呼吁本国青年不要去叙利亚参加战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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